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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风在呼啸军号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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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病静脉曲张不花一分冤枉钱 免费体验
皮肤问题因七毒入侵的程度不同，形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在血液里，有的在经

络里，有的在幼皮层，有的在真皮层，有的在表皮层，还有虫邪生成了真菌，并且发于外表
部位，形态更是有所差别，所以一种药解决多种病是不科学的，七毒入侵须分型分方，对证
施调，才能从根源断绝病源。仲景张正堂取法于1700年的古方，实行分型分调理，在完整继
承了祖先的秘方和制作工艺的同时，运用了现代技术将有效成分进一步提高升华，上市以
来引起皮肤病和静脉曲张患者的高度关注，很多人在疑虑中前去免费体验几次后，好评如
潮，在老百姓中口碑相传。免费体验地址是内蒙古展览馆西50米路南仲景张正堂皮肤调理
中心，该机构电话是：0471-2539607

“嘀嘀嗒，嘀嘀嗒……”
9月19日，一阵嘹亮的军号
声从辽宁省军区鞍山第二
干休所幽深的院落里传
出，听得人热血沸腾。

走进院子，只见87岁
的志愿军老战士郑起左手
叉腰，右手持号，头一仰便
是一串清脆的号音。

“被淘汰33年后，军号
被重新征召入伍！”说起此
事，郑老难掩激动，“新闻
我都看了，从10月1日起，
我军全面恢复播放作息
号，下达日常作息指令。明
年8月1日起，全军施行新
的司号制度。嘹亮的军号
声将再次在军营响起。”

激昂军号永难忘，铁
马冰河入梦来。这些天，郑
起在梦中经常被嘹亮的军
号声唤醒。现实和历史，一
次次冲刷着他的思绪，历
史的镜头暴风骤雨般扑面
而来。

参军当上司号员

从未想过，自己大半
辈子的军旅生涯，会和一
把军号紧紧“纠缠”在一
起。

“军号就是命令！”郑
老激动地说，“从参军那一
天起，军号就成为了我生
命的一部分。”

14岁那年，郑起成为
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战
士。部队首长觉得他年小
体弱，将他分到团部担任
卫生员和理发员，郑起却
执意要去号兵班。

“那时，部队通信手段
简单，军号是主要的通信
联络工具，也是部队的特
殊武器。”郑老回忆说，每
到冲锋时，号兵总是第一
时间跃出战壕，吹响号角。

部队首长看他态度坚
决，批准了他当司号员的
申请。当时，每个连都有

“司号员”，营都编有“号
目”，师团级单位有“号
长”。“号长”是干部，负责
培训“号目”和“司号员”。
如今，这些称谓已经鲜为
人知。可那时，当个司号员
是很令人羡慕的。

“在战斗中，号兵与指
挥员、轻重机枪手一样，通
常都是敌人的重点狙击目
标，牺牲率极高。”在郑起
看来，虽然“司号员”与“司
令员”差一个字，级别也差
的不是一星半点，但身后
都是千军万马。

郑起被分到团部的号
队练吹号，接到通知，他的
嘴都乐成了瓢。可学吹号
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妙轻
松，而是枯燥、单调，甚至
痛苦。“为把上百个号谱
背得滚瓜烂熟，得天天苦
练……”郑起回忆说，每天
清晨天还没亮，号队长就
让他气沉丹田练习“拔
音”。

“拔音”也是极乏味的
事情，从早到晚都是“哆、
咪、嗦”3个音符。开始时，
使出吃奶的劲儿，憋得面
红耳赤，才能吹响那么一
两声。后来虽不那么吃力
了，但是气短，高音顶不上
去，吹出的东西也不成调
调。

“苦练朝夕，就是为了
打仗时无论在什么条件
下、遇到什么特殊情况，都
能把军号吹响，能准确无
误将指挥员的命令传递出
去。”郑起严肃地说，战场
上一旦吹错，后果不堪设
想。

号谱有5个基准音，为
了打牢基本功，号兵必须
从最低一个音符练起，直
到练好了5个基准音，才开
始练习代表不同命令的号
谱。嘴唇肿了消，消了肿。
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
件，郑起冬练三九、夏练三
伏，经常是站在高地迎着
大风练号，训练结束小号
里都能倒出水来。

时隔数十年，郑老仍
清晰地记得每一种号谱的
音律，仿佛这些曲调早已
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这种铜质的金属之
声，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语
言。”就这样，14岁郑起的
军旅生涯从那嘹亮的号音

中开始。那时，他未曾想
到，他和战友们用这支铜
质的武器吹出了撼动山河
的信仰号角，吹出了巍巍
军魂；他也未曾想到，一把
军号伴随自己走完了半辈
子军旅路。

火线吹响冲锋号

电影《集结号》中，团
长刘泽水在向九连连长谷
子地布置阻击任务时，说
过这样一段话：“听不见号
声，你就是打剩到最后一
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
去。”

“ 有 没 有 听 见 军 号
响”，成了谷子地几十年都
在苦苦追寻的问题。最终，
九连兑现了这个承诺，死
战不退的原因只有一个：
集结号没响。

“战争年代就是这样，
一切行动以号声为准！”回
忆起过去，郑老又想起了
那场战斗。

1948年10月1日，郑起
奉命随部队向锦州北面重
镇义县进攻，遇到敌人猛
烈反击。首长命令郑起吹
响冲锋号。枪林弹雨中，他
艰难地爬到屋顶昂首劲
吹。

“嘀嘀嗒，嘀嘀嗒，嘀
嘀……”铿锵有力的军号
声，穿透隆隆炮声在义县
上空响起。一批人倒下了，
又一批人冲上去，势不可
当，排山倒海！

突然，一发迫击炮弹
呼啸袭来，郑起被冲击波
从房顶掀翻倒地。“郑起，
快醒醒！”战友将满脸是
血、昏迷不醒的郑起送到
了后方医院。

原来，一块炮弹皮从

郑起左耳下部贯穿，所幸
没伤到大脑。弹片取出来
后，脑神经受到压迫和损
害，他时常会感到疼痛难
忍。可伤势稍好转，郑起就
立即归队，随部队转战南
北。

战场上对于敌人而
言，我军的号声往往意味
着失败和死亡来临；而对
于我军而言，一声声军号
不仅是胜利的前奏，更是
军人熔铸于血液中的血
性、纪律和荣誉。

“战争年代，军号发挥
着指挥、通信等重要作用，
比如起床号、开饭号、集合
号、冲锋号、后退号、防空
号，此外还有专门用作部
队相互联络作战的特殊号
谱。”郑老告诉记者，到了
战况胶着、敌我双方最疲
惫时，甚至是我军面临极
其危险处境的关键时刻，
雄壮激越的号角总能让人
热血沸腾。只要号角声起，
革命军人就会英勇无畏冲
向敌阵！

“嘹亮的军号，承载着
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密
码。”郑老激动地说，从
1927年建军开始，军号就
与人民军队紧紧联系在了
一起。历史最终证明，司号
制度背后体现的是一支军
队的正规秩序和严明纪

律。这最终使人民军队在
短短几十年里，成长为一
支不畏任何强敌的力量。

一把小号退敌兵

1951年1月3日凌晨，
天寒地冻。志愿军39军347
团七连一路穿插到汉城以
北40公里的釜谷里，接到
命令攻占公路边的一个无
名高地。

战斗在黑暗中突然发
起，但七连官兵很快发现，
面前的这支敌军不一般：
受到攻击后反应迅速、单
兵射击极其准确、支援火
炮也极为猛烈……

连队很快出现大量伤
亡，连长、指导员、副连长
相继牺牲。尽管如此，其他
官兵依然奋不顾身向敌人
发起攻击，最终夺占了这
个高地。

回忆起昔日的战斗，
郑老的精神有些亢奋。他
告诉记者，那支他们击败
的部队竟然是大名鼎鼎的
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团
的后卫分队，是英军乃至

“联合国军”的王牌。
“当时我们已经控制

了来复枪团的唯一退路，
上级命令我们无论付出多
大代价，都要坚守阵地，绝
不让敌人跑掉。”郑老回忆
说，连队尽管伤亡过半，仍
打退了敌人连续6次的进
攻。最后子弹打完了、手榴
弹扔完了，就到敌人的尸
体堆里去搜寻枪支弹药。

看着阵地迟迟攻不
下，英军指挥官孤注一掷
发起第7次攻击。在猛烈的
炮火支援下，敌军终于踏
上了志愿军的阵地。只要
再前进几步，道路就将被
打通。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身负重伤、19岁的郑起用
足最后一丝力气，跃出战
壕，吹响了军号。奇迹出现
了：冲上阵地的英军一愣，
慌乱中掉头向山下逃窜。

“王牌”由此失去了最

后的机会，被随后赶来的
志愿军主力歼灭。而在七
连的阵地上，也仅剩下7名
战士，其中就包括最后吹
响军号的郑起。郑老说，他
是抱着生命中最后一次吹
响军号的想法，使出全部
力气，吹响了那一次冲锋
号。

此战之后，这个意志
如钢铁般的连队有了一个
新称号———“钢七连”。

战后，司号员郑起荣
立特等功，志愿军总部授
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称
号，他还受到了毛主席接
见。而那把军号，如今作为
解放军辉煌战史的重要见
证，作为一级文物静静地
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展柜之中。冷峻而深
沉的古铜色光芒中，仍然
透出摄人心魄、让敌人魂
飞魄散的力量。

如今，军号的复制品
陈列在北部战区陆军某旅

“钢七连”连史馆和该旅旅
史馆的耀眼位置，激荡起
一茬又一茬官兵的忠诚和
血性。

柏拉图说：“我们若凭
信仰战斗，就有双重的武
器。”或许，从音乐乐理的
角度，人们难以解释冲锋
号发出的粗犷之音为何有
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

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会
因为记忆的绵长而遗忘，
这一幕幕回忆，燃烧着郑
起的满腔热血。“志愿军为
何能以弱胜强？”郑老对此
感触颇深：“不少西方军史
家把原因归结为这支军队
执行命令坚决、纪律严明。
不知他们是否明白，军号
正是这种特质的外在体
现。”

“军人、军号、军魂！”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今
天，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一
段段经典战例，似乎仍能
聆听到远去的号声，仍能
感到血脉偾张，那是胜利
的凯歌，那是信仰的大合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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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起回忆“一把小号退敌兵”的战斗经过 摄影/韩立建


